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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老男男男孩孩孩的的的回回回家家家路路路
本报记者 孔雨童

解 相 武 有 些 记 不 大
清 ，那 是 五 年 前 还 是 六 年
前 的 冬 天 了 。除 夕 的 前 一
天 ，他 回 到 了 蓬 莱 解 家 村
的家中。

村子里洋溢着过年的
喜庆气氛，在外打工的年轻

人提着大包小裹回家，而解
相武两手空空——— 这是他
最潦倒沮丧的一个春节。之
前一直在船厂干电焊工的
他像别人一样试着张罗一
伙人承包项目，不成想干出
来的活计没通过，欠下了几
十万的债务。不敢跟家里说
欠了多少，却还得跟妻子要
钱，他越想越觉得窝囊。

傍晚，院子里开始生火
做饭，这时他和父亲起了争
执——— 父亲一直觉得他不
务正业，多年前给他介绍了
一份稳定工作，但是他竟辞
了职，想靠着玩游戏赚钱，
后来就到处打零工，这事成
了父亲的心病。父亲斥责他

“不务正业”，絮絮叨叨的数
落惹烦了一肚子窝囊的他，

开始顶撞父亲。暴怒的父亲
踹了他两脚，说“你走吧”。

因糖尿病视力不好的
母亲哭着紧紧抓住他的胳
膊 ，吵 完 架 要 闹 离 婚 的 妻
子 也 跟 出 来 劝 他 。但 他 已
经 完 全 听 不 进 ，掰 开 母 亲
的手，什么都没带就走了。

这一走就再没人见过
他，哪怕是一点点的音讯。

离家

解相武从村子一气走到
了蓬莱。搭上一辆到烟台的车，
到站后他进了一家网吧，开始
玩游戏。除夕夜，网吧开始给留
在这里的人派发糖果和饺子，
在缭绕的烟雾、春节晚会喜庆
的音乐和一群人玩游戏的喊
叫声中，他没觉得多么悲伤。

几个月以后，他接了一
个不错的焊接活，要去一艘
航行中的船上做焊接。解相
武跟着这艘船一路工作，活
干完的时候，船也到了湛江。

他下了船，想逛两天再
找活，却遇上一队玩摩托车
的人，再也拔不动腿。“那会
就想，反正不回去了，破罐破
摔过一天算一天吧。”他拿出
在船上赚的钱买了辆摩托，
闲暇跟着摩托队里干焊接的
人四处打零工。

在湛江这样混过了半
年，有时心情不好时也会向
这些朋友倾吐，大家就陪着
他喝酒，规劝他。最后想通
了，“得承担。”他把摩托车卖
了，到处打工赚钱。30多万的
欠债，一天最多赚120元，一个
月干好了能干20多天，就在

这样的数字计算中，他先后
去了盘锦、延吉、大庆、南通、
昆山、厦门、上海等十几个城
市，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哪里
工钱高就去哪里。“还钱还上
瘾，每个月不还钱就难受。”
解相武说，虽然胃不好，但从
那时开始他经常吃方便面，
最大的开销就是一天一盒烟
和一月100多元的上网费。

打零工的人，身边很少
有朋友，因为所有人都是有
活聚在一起没活就分开。夜
里的时候，快临近不惑之年
的解相武一根根地抽烟，想
家，他经常梦见自己在陌生

的地方忽然间就看见家乡的
村头。“父母亲都70多岁了，
母 亲 有 很 重 的 糖 尿 病 ，妻
子……不知妻子是不是已经
走了。”他常常偷偷流泪。

“ 觉 得 给 家 里 人 丢 脸
了。”解相武说，这份自尊让
他没往家里打过一个电话，
只有侄子在网上两次找到了
他，让他跟儿子视频了一会。
孩子在那边问，“爸爸，你什
么时候回来啊？”他说“过两
天”。第二次，儿子已经不再
问他了。

“儿子高了。”短暂的视
频看得他哽住说不出话。

漂泊

2012年，解相武30多万的欠
债终于还得差不多了。他回到
烟台，准备打工把最后的一万
多块钱还上就回家。可是，家近
了，他却害怕起来。

4月，他在网上看到了雅
虎网站“替你看看爹和娘”的
公益活动启事。对于那些因
各种原因无法回家看望父母
的子女，可以在网上提交自
己的心愿，由各地的志愿者
替他们回家，看望父母。

解相武心中涌起千般滋
味，他迅速在申请人一栏写
上了自己的名字、家庭地址
和心愿：“很久没回家了，我

的父母都有病，特别是母亲
糖尿病20多年了，好想给爸
爸妈妈做按摩，陪二老说说
话。”第二次，他又补充了一
句“想送给妈妈一台电动按
摩器”。不久之后，这个任务
被人认领了，巧合的是，认领
者恰好是他的亲姨许振珊。

5月17日，记者和雅虎的
工作人员以及申领此次志愿
活动的许振珊来到解相武位
于蓬莱解家村的家中。

解相武的母亲躺在炕
上，听见妹妹的声音，才缓慢
坐起。“相武找到了。”许振珊
说。“真的吗，他还活着？”许
大娘哭出声来。

工作人员把解相武给母
亲的一台电动按摩器拿出

来，告诉许大娘这是她儿子
送给她的。许大娘的眼泪怎
么也止不住，“我寻思他早忘
了，家里还有个妈妈。”许大
娘说，相武走之前经常会给
她按摩，可是那之后她再也
没有感受过儿子的手。

“他走之后，我天天哭，
眼睛看不见已经有四五年
了。”许大娘说，她的糖尿病
很严重，坐不了一会就累到
不行，去年一年住了七次院。
有一次，躺在医院里的她梦
见儿子来看她了，还搬了个
凳子在她身边。“相武，你什
么时候回来了。”在梦中她高
兴地喊了一句，把自己喊醒
了。“可是睁开眼一看，连影
子也没有。”

相武走后，儿媳妇也一
度想离婚，她去烟台打工之
后，孙子就只能两个老人照
料。许大娘眼睛不好，基本干
不了什么，一家老小全由解
相武70多岁的老父亲照料。

“儿子儿媳不在，俺的小
孙子好像一下长大了。”许大
娘说，她怕冷，不到10岁的孙
子每天五点钟就起床给她烧
热水灌暖水袋。后来，孩子的
妈妈回来后，孙子才跟他妈
妈撒娇“他说妈妈你给我穿
衣服吧，我想多睡一会。”

许大娘说，知道了儿子
的消息，她的心终于不再揪
着了。“只要你有个工作，给
老婆孩子个指望，妈别的没
有要求了。”

心愿

回家
5月19日，解相武

回到了多年没回的家。
刚刚走到村口，

解相武竟然看见母亲
在那里坐着。邻居看
见了他，跟母亲说了
句什么，那一瞬间，许
大娘仿佛怔住了。她
看不见儿子，只是双
手 有 些 微 微 颤 抖 。

“妈，咱回家吧。”解相
武 抓 住 母 亲 的 双 手
说，“哎。”母亲也紧紧
攥住他的手。

没有太多的话，母
子俩就这样走回家。解
相武牵着母亲的手一
直没有松开。“心里觉
得特别温馨。”解相武
说，他想象了这一幕足
足六年，真正到来的时
候却没有太激动，就仿
佛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母亲身边一样。

因为有工作，在家
里待了10分钟，母亲就
让他回烟台了。“工作
要紧，记得常回家。”这
一次，只见到了母亲。
回到车上，解相武掏出

手机，一张张看着里面
父亲、妻子和儿子的照
片，突然，一滴泪落在
手机屏幕上。

农历六月初二是
父亲的生日，解相武准
备在那天再回家，他给
父亲准备了一份特别
的礼物。但他拒绝告诉
别人。“这是只属于父
亲的。”解相武说，他已
经想好了，等钱全部还
完，他希望在父母身边
找一份工作，或是把父
母接到烟台，好好照顾
他们。“母亲身体不好，
在农村去医院很不方
便。”

那是他多年来一
直想象的画面，他下了
班，跟家人一起坐着吃
饭聊天，晚上的时候，
就和母亲一起“听电
视”，边看边给母亲讲
解。他更希望有一天，
能跟父亲坐在家中的
院子里，讲讲他这些年
在外经历的事，也听听
父亲的当年，彼此能靠
得更近一些。

隔阂
回家，解相武最大的顾

虑，是父亲。
中午，70多岁的解传兴提

着一袋给妻子的药走进来。老
人一身干净的藏蓝衣裤，退休
多年却依旧干练。只是，老人
的步伐已经有些缓慢。

听说儿子找到了，老人脸
上露出惊讶的神色，随后就陷
入了沉默。当工作人员问他是
否想儿子时，老人有些倔强地
摇摇头：“我不想他。”

工作人员在床上播放儿子
的视频，他坐了下来，因为听不
清，他紧紧靠着笔记本电脑。视
频里多年未见的儿子说，“小学
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只钢笔，

那个年代，连圆珠笔都不常
见——— 自己对那支钢笔特别珍
惜。可是后来我爸就再没表扬我
过。我其实一直希望能帮做一件
让我爸高兴的事情。只要能
让他高兴，什么事情我都愿
意。”看着儿子的脸，面容坚
强的父亲忍不住潸然泪下。

“哪能不想他回来？”
工作人员拿出按摩器给

他，老人一瞬间笑得像个孩子。
在解传兴的家中，挂满

了很多的木质相框，“在开垦
为四化的活动中，成绩显著，
特记三等功。”“先进标兵”已
经泛黄的奖状还记录着老人
当年的风采。

他是建国初期的老工
人。在全国大力发展工业的
年代，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

他进入蓬莱汽车制造厂成为
一名质检员。解传兴说，那个
年代的人一心为厂为工作。
怕知识不够用，那时的他每
天下了班还要上夜校学习。

他一直希望解相武，这个
家里唯一的儿子能有一份稳
定体面的工作，至少要踏实肯
干，但是儿子跟他太不一样。

解传兴说，上学时解相
武就总是打架逃课，念到初
中他就不愿再上学了。他给
他找了渔业公司出国打工的
活，干了没多久他竟偷着跑
回来了；他又把儿子介绍进
自己当年的厂子，可儿子干
了几年又迷上的电脑游戏，
还跟朋友一起开网络游戏
室，靠卖游戏装备赚钱。直到
后来，儿子只是游游荡荡在

各个单位之间打零工，这在
他眼中，完全是“不务正业”。

坐在院子里，解传兴说，
这些年来儿子都没怎么顾过
家。只有那么一次，儿子从香
港给他带回两条外国烟，这两
条烟他足足抽了两年，只有有
客人的时候才拿出来。“跟他
们说是儿孝敬我的。”老人说
这句话的时候，笑得很暖。

“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
希望能做点什么让父亲承认
的事。”解相武说，印象中的
父亲一直是严肃而沉默的。

“小时候，他一周才能回来一
次，我们说话很少。”

他不知道哪一天父亲可
以理解自己，就像父亲也不
知道，眼中的儿子哪一天能
真正的长大。

解相武大声喊了句：“妈，我扶你回家去！”
（图片由中国雅虎公益频道提供）

谈起儿子离家这么多年未归，一向坚强的解
传兴泪流满面。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38岁的解相武这几年时常在重复着同
一个梦：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突然间就看见
了自己村的村头。六年前的那个冬天，因为
承包项目欠下一大笔钱，空着手回家过年
的他跟父亲大吵一架，挨了父亲两脚后头
也不回地离开了家，开始在各地漂泊打工
还债。为着那份所谓的自尊，六年时间解相
武甚至没给家打过一个电话。这六年里，患
糖尿病的母亲哭瞎了眼睛，妻子离开家又
回来，儿子也长成一个大男孩。

2012年，债务还得差不多的解相武回到
了烟台，家近在咫尺，他却有些不敢回家。5
月，解相武在雅虎网上看到一个公益项目

“替你看看爹和娘”。在申请人一栏，他写上
了自己的名字。

解传兴看着儿子的视频，默默无语。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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